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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事变之后，日寇乘我四区抗日政权初建
之际，接连向我区实行了空前未有的春、夏、冬三
次大“扫荡”，妄图将我抗日政权扼杀在摇篮之
中。

1940年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日寇
从大武据点出发，对我东社村进行大“扫荡”。当
时我在四区，胞弟李晋在二区跟雒贵岐开辟工
作，日寇在汉奸的带领下，把我家的房屋用具、衣
被食粮，一火烧成灰烬。使我父母妻子弟侄等全
家十五口人，无家可归，饥寒交迫，母亲受饿不日
逝世，妻子离乡背井，逃出火坑，到我根据地参加
革命，在三分区干属校工作学习。鬼子还烧了堂
叔友泉、族侄学仁的几间房，并把村民都抢光，使
全村人遭受饥寒。从此日寇对我区村，由“碉堡”
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如在我区店坪、石门 和
西属巴、张家山等村庄，后又延及临南的钟底、三
交镇建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来把我根据地
县、区、村分割破碎，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县、
区、村进行封锁，就是用公路这条铁链圈起来，再
用碉堡铁锁锁住，使我军政民被迫分散，而活动
与转移渐加困难。继而由围攻到“扫荡”，后来更
用连续、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急行奔袭
等战术，来达到消灭我军民、蚕食我区村根据地
的目的。

3月下旬，大武，石门 之敌四百余人，再次
向我离石四区、临县进犯。当时我区四大动员收
到大部献金，为避敌抢走，我们政工人员、游击大
队，背上献金，西向临南根据地马家山、黍局上一
带打游击。敌人“扫荡”我区后，进犯临县湫水
河，一路下至碛口绕小川，一路沿湫水河至白文
镇，配合寄岢岚、五寨之敌反复“扫荡”，竟把我区、
三交区游击队包围起来，在此危急情况下，我与
三交区长阎继武同志取得联系，准备渡过小川到
西河畔摆脱包围圈，不想小川已被敌人占领，我
们日夜在山头准备与敌战斗，幸有我工卫旅、暂
一师三十六团歼灭、击退进犯岢岚之敌，临县之
敌闻讯撤走，我们才解围保全了献金。但是日寇
在我区反复“扫荡”，烧杀抢甚惨，雒家庄烧了不
少房，在南后庄虽然全村都搜遍连个人影也没
见，但抢劫财物不计其数。

我区党政军民在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各种
抗日救亡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一面坚壁清野，
一面拿起武器，同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
早在1939年10月，由雒贵岐、武泽升同志领导成
立的第一个游击小组(后为一一五师二中队)，在
晋西事变前后，缴获阎伪区公所步枪四支，又在
打溃兵夺武器运动后，各村自卫队都有了武器，
从新政权建立起，这些游击小组、自卫队，在反

“扫荡”、掩护群众转移、坚壁清野和配合正规部
队攻袭石门 敌据点的战斗中，逐渐发展壮大起
来。他们除站岗放哨、掩护群众脱险，保卫其生
命财产外，还能采用游击战术和小股敌人作战。

我区处在靠近敌人的最前沿地区，日寇的每
次大“扫荡”，大武、石门 之敌，必先经四区才能
深入我内地。因此，当时敌我双方拉锯式的战争
是非常紧张激烈的。我们首先加强了区游击队
和各村自卫队的工作，开展分散游击的战术，对
付敌人的碉堡政策。破坏敌人交通，在敌人出发
必经之险要大道挖开壕，并埋上地雷封锁敌人，
砍电杆、割电线断绝敌人联系，三天两头袭扰石
门 敌据点，使敌人坐卧不安，一般不敢出动。

为防止敌人偷袭和黑狗子、汉奸的活动，我
们还组织自卫队、妇女儿童，坚持站岗放哨查路
条，日夜轮流不放松。为加强放好哨，我特意编
了十首妇女放哨歌，其一：“时到五点钟，太阳从
东升，小妇女来放哨，盘查行路人”，采用了绣荷
包曲谱。我还从牺盟会抄来一首儿童歌曲：“小
兄弟，小姐妹，大家齐步向前跑!跑跑跑，跑跑跑，
一跑跑到山岗上，齐将敌人杀!……别说我们年纪

小，救国的责任，要我
们来担当，凶恶的敌
人，要我们来打倒”。
把这些歌让小学教师
教唱，并在各村都设立
扫盲识字牌，在黑板上
表扬好人好事和抗日
新闻等。例如东社的
李根香(现在四川)、白

改则当时都是妇救会的好
干部。当时我区的民兵、妇
女和儿童非常活跃，到处都
是手里拿着大刀红缨枪，口
里唱着自己的歌，碰上来人
必查个水落石出，还要认会
识 字 牌 上“ 打 出 日 本
去”……的字才放行。农会组织男人勤耕作，改
善生活交公粮；妇教会发动纺织做军鞋，儿童团
侦察敌情送情报；青救会组织民兵游击队，对敌
人进行武装斗争。

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我人
民，捕我壮丁，以摧毁我根据地内的人力，烧我房
屋，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财力物力。
1940年6月12日，敌人以两万余兵力，采用“分进
合击”的战术，开始了对晋西北的夏季“扫荡”。
我工卫旅“避开合击”，二十一、二十二两个团与
敌人周旋在交城山区。根据敌工组内线情况得
知这一情报，我区游击队、党政人员（留守一部分
坚持领导各村工作）和二区区长雒贵岐、助理员
李晋及决死四纵队教导员高日升和两个排长共
数十人，组成一支战斗队。除了老高的好手枪、
冲锋枪外，我们的是步枪、牛枪、手榴弹，还有土
枪大刀。每人一个米粮袋，装的是炒豆、莜麦、糠
炒面。这支战斗队由卜立功、薛丕华、高日升和
区长康希禹领导。石门 之敌向西进犯，我们就
从敌碉堡东进，冲过离方封锁线，跑步到达吕梁
山主峰上的一个小村庄驻扎。老薛叫我负责民
运，开展抗日救亡必胜的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
战。一个月的时间内，在五区征集送走三批兵
员。征集还要进行，敌人西进反击回来包围了我
们，正在想法突围的时候，刚好我工卫旅某部从
两夹囫来，接火冲杀敌人，才使我们冲出包围圈，
上了东山一个小庄，天黑才将带的午饭吃了。翻
过山将进史家沟，村口哨兵打了连发信号枪，老
卜说这是五区游击队，叫派人去联系，我说：“我
去吧!”快进村时我忽然想到连发枪可能是敌人，
忙退出问老卜：“咱先喊话再联系，行吗?”老卜很
同意，爬到村口地坪上去喊话：“四区老卜来了，
你们是五区游击队吗?”

喊了几次不应声，再静听，听到有洋马啃草
声，肯定是敌人，我们马上隐蔽在村口坡地上，准
备战斗。但敌人已出发到了村口，决死队排长扛
支冲锋枪，手拉着枪栓让敌人站住。我们的步
枪、牛枪都拉拴推上子弹，作好射击准备，手榴弹
导火线都拽出来套在手指上，准备和敌人打一场
夜间遇战。哪知敌人不敢接火，停了一下顺沟走
了，在北山扎营下寨。我们尾随敌人上了半山
腰，怕吃亏只好返回史家沟，上了南山天刚亮。
白天，为了防备敌人炮击和搜山，三五分散，保持
联系，每天都有敌机来空袭，但由于灌木林浓密，
我们隐蔽的好，没有被敌人发现。在山上吃的是
糠炒面，渴了就喝冷水。尚德同志行军中掉了
队，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后来找到部队，他说
炒面早已吃完，找不到部队快要饿死了。

原来，这股敌人是从吴城据点来的，分进合
击我交城山上的工卫旅，被我们牵住牛鼻子，七
八天不敢前进。对我工卫旅歼敌取胜起了配合
作用。

当战斗队返回小东川时，只见地里庄稼成了
放马滩，群众逃难尚未返家，村庄被烧成瓦砾废
墟，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
债啊!我们穿过吕梁主峰两夹囫，抢渡峪口敌人据
点，绕道临县 头返回池家峁，才知我母亲饿死入
土已经月余，我弟兄两个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为
抗日不怕牺牲奋斗到底。

同年五月，我区为了开展对敌斗争，抗联郝
廷龙等同志在白家山组织了几个村公所的干部
开会，有冯家坡村长侯国岐，白家山村长李全信、
文书李珍、教员李元学，班家洼村长雒鸿斌，东社
妇救会李根香、白改则，民兵李富珍、李修俊和后
庄李编根、部队老王等同志。不料汉奸××报告了
大武的敌人，当天晚上出动包围了白家山，我民
兵和同志们奋起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族弟李
富珍、外甥李缠根光荣牺牲。郝廷龙、雒鸿斌和
老王三同志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不屈服，英勇
就义。当时我李家山驻军某部闻讯赶到，击退敌
人，干部民兵群众解围后镇压了汉奸。

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是晋
西北之南大门，在离汾公路线上，
东至交城山，西与陕甘宁边区相
依。其中军渡、孟门，也是党中央、
毛主席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
之交通要道。离石四区处于离方、
离临两条公路线之间，地理位置十
分重要，因此，我党和敌伪对这块
地方都很重视，双方争夺得非常激
烈。

1937年春，离石来了牺盟特
派员阎景纯，四区派来牺盟秘书薛
丕华，他们就是该县区共产党的负
责人，一来就宣传抗日，发展牺盟
会员，我和雒贵岐、阎良田等同志
参加了牺盟会，雒贵岐同志为组
长。丕华同志让我到店坪编村帮
助村政权搞统战，开展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
后来在会员中吸收了贵岐、良田(当
时良田在阎家坡编村活动)等同志
为共产党员，我区党的组织建立从
此开始。

同年秋，续范亭先生为主任，
南汉宸、程子华等参加领导的战地
总动员委员会，因太原日寇轰炸而
转移离石，在发动群众方面也起了
应有的作用，还给我区派来刘兴帮
任区长。

11月8日，日寇进攻太原。阎
锡山一枪不发，弃城南逃，太原被日
寇占领。阎匪溃兵沿途抢劫，退到
哪儿，抢到哪儿。当时我在茂塔坪
教书，被溃兵把我拉走，巡田的吴丑
儿追到盛地，花了二十元银洋放我
回校，结算工薪归还了丑儿，只好赤
手回家。回家后，发动邻居打崖窑，
准备空室清野，以防阎匪日寇抢
劫。不出所料，阎锡山的溃兵二百
余人马，就到我东社村盘踞九日，家
里的粮食财物全部抢空，还把村外
避雨窑藏的群众所带之衣物抢光；
有的群众没走脱被打致残；数九寒
天大雪封山，产妇野外生娃，母子都
留下后遗症。直到溃兵走后人们才
敢回家，只见米面都被溃兵倒在院
里喂了牲口，我父亲驮炭的那头瘸
毛驴也被拉走，致使村民过春节无
衣无食，饥寒交迫。

1938年 3月 9日(农历正月二
十五日)凌晨，日寇侵占离石城。14
日鬼子来到四区牺盟会所在地大
武镇。17日开始大屠杀，共杀害穆
成仓、穆成库兄弟等三百六十余
人，如李儿则全家五口都杀绝。其
残杀手段，真是惨不忍睹。窨则
场、石坡壕、油房沟血流成河尸成
山。日寇血洗大武镇的血债，全县
人民世代难忘。当时阎匪三十五
军就驻扎在大武，却避而不战，坐
视日寇残杀人民，占据了大武镇。

我区牺盟会转移到马头山后，
在雒家庄一带坚持工作，共产党员
雒逢钦、张炳等同志，通过合法形
式，组织农协会，发展党员建立地
下支部，宣传十大纲领，开展合理
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和组织
群众与破坏合理负担的阎伪村长
刘汝彩、山后虎武俊杰展开游行示
威斗争。对土豪劣绅李岐润召开
说理斗争大会，使其低头认罪，交
出合理负担的粮款。但他们互相
勾结串通伪区长吉清廉，密告伪县
政府反动县长戚振华，将阎良田、
雒逢钦等同志逮捕入狱。后以雒

贵岐等同志为代表的全区群众签
名请愿，伪县政府被逼才先后释放
了我们的同志。

同年冬，我在李家山任小教，
贵岐叫我在该村发动群众搞减租
减息、合理负担，地主密告伪县政
府，当时县教育局长陈天固是国民
党员，他撤销了我的任教资格，还
出传票传我到县，最后我被阎务直
请到临县任代教才脱了险。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
反共高潮。阎锡山变抗日为和日，
变联共为反共，发动了 12月政变，
动用六个军的兵力，向我新军展开
全面进攻。我区由雒贵岐等同志
成立了游击队和四区党委会，领导
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选掉了反动的
村长刘汝彩等人，我县牺盟会派来
高明性同志任区长，迫使伪区长裴
忠交出印来，区政权才到了我们手
里。反动分子王树枝，又武装占领
了区政府，我们的游击队赶跑了王
树枝，再次夺回区政府(以后高明性
调任六区区长)。

新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战
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仗打
完后，一二 师主力从冀中赶回晋
西北，从此晋西北就成为屏障陕甘
宁边区的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
地。晋西北顽军和旧政权已被我
军民在粉碎国民党反共斗争中基
本肃清，从而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
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成立
了统战性质的军政民联合委员会，
贺龙同志任主任委员。为各级新
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晋
西南、北区合并，成立了晋西区党
委，林枫同志任书记，开始了晋西
北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

1940年 1月 1日，离石县人民
政府在石安村成立，共产党员梁延
檀被公举为县长。中共离石县委
改为“敌后工作团”，先由卫一清书
记兼团长，后为张涛。并在“敌工
团”领导下建立县抗联，崔映国同
志任主任。

我四区由薛安居任区长，卜立
功任“敌工团”书记兼团长，薛丕华
任抗联主任。工会秘书武思问、农
会秘书阎良田、青救会秘书王建
林、妇救会秘书刘玉兰，我任教救
会秘书。

早在 1938年，日寇占领我离
石、大武、柳林等公路沿线，造成了
全县统一领导的困难。“晋西事变”
旧军失败后，我党中央本着有理、
有利、有节的原则同阎锡山谈判，
双方和谈划定汾离公路南北为界，
南属阎管区，北属我抗日民主解放
区。为了武装保卫政权，除建立各
村的抗日自卫队外，我县还成立了
抗日游击大队，由县委书记卫一清
任政委。我区建立了游击中队，卜
立功书记任指导员，我任文化教
员。调薛安居同志任一区中队长，
由康希禹接任四区区长。我区自
卫武装成立后，抵抗日寇的扫荡，
保卫区政权。还建立了站岗放哨
制度。大力开展四大动员，发动群
众参军参战、献金、献粮、献军鞋，
支援部队抗日。通过工农青妇教
和儿童团组织，进行革命教育，使
群众了解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
进步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加强根
据地的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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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初期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1937年——1940年)

二、抗战中期反对日寇
“扫荡”“蚕食”的斗争

(1940年——1942年)

(据《吕梁党史资料》第五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4年4月编印 作者 李一)


